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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科隆老城的档案馆一年前塌
了,当时大部分专家都认为是在建的
地铁工程导致的。经过整整一年的
检查,结果比 塌 馆 还 震 撼 , 修 地 铁
不是造成去年灾难的直接原因 ,
但地铁工程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检查发现地铁隧道仅由不到实际
所需两成的钢筋支撑着 , 水泥的
质量也远低于安全要求 , 这是一
项可能引发塌城的超级豆腐渣工
程。

我对德国发生这样的事感到惊
讶,不过更惊讶的是,事情发展不像
我习惯了的那样,扯出一串贪污腐败
的官员。进一步的调查宣布,这是一
起集体盗窃事件,有可能涉及黑社
会。仅此而已?没有贪官?这可信吗?

德国各界看来还是相信这样的
调查结果。我们市负责政务的官员
在一个私人场合对我说:在德国受贿

的空间没这么大。他举了个例子,大
约四年前,市基建部的主任被辞退
了,并且丧失了巨额的养老金。他在
这个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受到市政
府上下的尊重。就在快退休的时候,
有人偶然发现他有时收下建筑公司
送的酒,相关部门马上立案调查。最
后统计出他一共收下了价值约 700
欧罗的酒,由于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
因为这些酒给了建筑公司好处,因此
免予起诉,但是他被排除出公务员队
伍,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职务和福
利。

公务员受到法律之上更严格的
约束,这个我相信,这些制度之严、
之细,以致德国很多公务员都不自觉
地养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路上有
车完全遵照时速限制开行,有的德国
人会估计司机不是老太太就是公务
员。保险公司给公务员开出的车险

费也相应低些,因为他们属于安全型
人群。

在收受利益方面,其管理更近
乎苛刻。例如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
上至总理,下至门房,一个年度收取
的与公务身份有任何关联的礼物总
值不得超过 25 欧罗,而且必须全部
上报。25 欧罗,在德国可能只是一
本稍厚的书。也就是说 ,要是你哪
天收了一本画册 , 这一年内的其
他所有礼物原则上都应该拒绝。
因为外交等理由不便拒绝的话 ,
要报告人事部门 , 让其决定如何
处理。

至于科 隆 、 波 恩 这 样 的 城
市 , 也有具体规定限制公职人员
收受好处 , 这条线延伸到市政府
雇来收垃圾的工人。以前收垃圾
的工人遇到住户刚好出门 , 偶尔
会收到些小费或者小礼物。后来市
政府认为这样会滋生腐败 , 于是
制订了新的细则 , 现金是绝对不
能收了 ,至于礼物 ,接根烟过来抽
抽可以 ,但接下一包烟的话 ,就属
于贪污了。信任 , 可能就从这样
的细节开始。

摘自《南方都市报》

不久前,在奥尔塔总统的倡导下,
决定在本国举办首次半程国际马拉
松赛,并在网上向各国长跑运动员发
出了邀请。

33 岁的菲利蒙·罗迪克是肯尼
亚一名长跑运动员,平日总打听哪个
国家举办马拉松大赛,然后争取机会
去参加,以赢取奖金贴补家用。

东帝汶在网上发布的邀请被罗
迪克偶然看到,而此时距比赛日期只
有 5 天时间,心急如焚的罗迪克立即
预订机票,终于在比赛开始的前两日,
抵达了东帝汶首都的帝力机场。

由于走得匆忙,当罗迪克下飞机
时,已经身无分文,连签证费 20 美元
也拿不出来。在这个举目无亲的陌
生国度里,罗迪克完全一筹莫展。就
在这时,他无意间听旁边的乘客说,东
帝汶总统奥尔塔此时也在机场接
人。虽然他不认识奥尔塔总统,但还
是抱着试一试的侥幸心理,决定大胆向总
统求援,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

于是,罗迪克硬着头皮向在候机

厅的奥尔塔总统靠近,但立即被几个
警惕性颇高的警卫拦住,厉声喝问他:

“你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的究竟要干什
么?是不是要对总统图谋不轨?”罗迪
克心里虽然有些害怕,但事已至此,他
便壮着胆子对警卫说:“我想求奥尔
塔总统一件小事,请你们通报一声。”
他们之间的对话,恰好让奥尔塔总统
听到了,他走了过来,和蔼地问罗迪
克:“你好像来自国外,有什么困难尽
管说出来,我会尽力帮助你的。”罗迪
克语无伦次地说:“我,我身无分文
了。”奥尔塔总统微笑着安慰他:“别
害怕,到底发生了什么,请你不必拘束
地告诉我。”看着笑容可掬的总统,罗
迪克心一横,将自己遭遇的困窘全都
讲了出来。

奥尔塔总统听完后“哈哈”大笑
起来,对罗迪克说:“你莽撞得让每一
个人喜欢。不过,请你放心,你所有的
困难,我都会帮你解决的。”

奥尔塔总统在自掏腰包替罗迪
克付清了签证费后,对罗迪克说:“如

果你不介意,就住到我家去,一切费用
全由我出,你只需安心参加比赛就行
了。”罗迪克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
病,当确认总统不是开玩笑时,他惊得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最后还是总统
提醒他“该去家里看看了”,他才如梦
初醒,坐上总统的专车去了他家。

当晚,奥尔塔总统设家宴招待这
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再鼓励罗迪克,争
取跑出好成绩,为自己的祖国争光。

两天后,罗迪克如愿以偿参加了
东帝汶首次举办的半程国际马拉松
赛,他没有辜负奥尔塔总统的期望,在
这场 21公里马拉松比赛中摘得了金
牌,并获得5000美元的奖金。

当媒体获悉罗迪克的故事后,送
了他一个绰号:“好运罗迪克”。在接
受采访时,罗迪克感慨道:“在肯尼亚,
我连跟总统打招呼的机会也没有,而
在东帝汶,我竟住在了总统家,还夺得
了冠军。如果我当时不是偶然遇上
了奥尔塔总统,如果我错过了向他求
援的机会,别说夺冠得奖了,恐怕还得
露宿街头。这让我想起了我爷爷给
我说过的一句话:“人生中尽管存在
一些偶然性,但并不是每一次你都会
遇到偶然的因素。即使运气随处可
见,若你不能把握也是枉然。”

摘自《当代青年》

《西游记》中的唐僧完全不像个
师父样。师父什么样？师道尊严
嘛。你看唐僧：白鹿怪要拿他的心肝
替国王做药引子，他央猴哥救命，大
徒弟满肚子冒坏水：“若要全命，师作
徒，徒作师。”他连忙答应：“你若救得
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他逼
猴哥医活乌鸡国国王，大徒弟又使损
招，要他与八戒在国王尸体旁号啕痛
哭至其取药回来，他真的不折不扣号
哭不止。路遇剪径强盗，猴哥打死蟊
贼，救他性命，他却撮土祷告：“冤有
头，债有主，好汉告状，只告行者，切
莫告我取经僧人。”

不顾体面、窝囊、全没担待……
就这么个没样子的师父，神通广大的
徒弟却对他唯命是从。就这么个样
子，他带领着大闹天宫、踢海弄江的
几个坏小子，十四载历八十一难，成
就了连神佛都羡慕的正果。

也许，你会说，这些全凭徒弟有
能耐。可是，这三个有能耐的徒弟都
曾是快活神仙，遥遥无期地跟着唐僧
西行，整日里风餐露宿，受惊历险，成
正果的理想境界，也抵消不了眼前
清苦。怎样让这帮徒弟唯自己马
首是瞻？唐僧拿不出锦衣玉食，
无力给他们配备宝马、奔驰，能给
的只是快乐。

唐僧放下师父的架子，给了徒弟
快乐时光。在猴哥面前抬不起头的
八戒，师兄骂他“呆子”、“夯货”时，因
为有个“脓包”师父垫底，他全然不以为
意；众人笑他好吃懒做时，有个贪生怕死
的师父做伴，唇枪舌剑并不妨碍他快乐。

唐僧放下师道尊严，徒弟与他轻
松甚至有点放肆地相处，业务能力在
自由自在的状态下发挥得淋漓尽
致。八戒对猴哥骗他下井背出乌鸡
国国王尸体心怀怨恨。唐僧让猴哥

医活国王，猴哥觉得死了三年的人难
以起死回生，八戒使坏道：“师父你只
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师
父真的念起紧箍儿咒。猴哥答应去
阴间想办法，八戒给他增加难度系
数：“他原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能
医活，方见手段哩！”师父又动用那个
声控武器。八戒高兴坏了，笑得打跌
道：“哥耶！你只晓得捉弄我，不晓得
我也捉弄你！”猴哥为泄愤，让八戒在
国王尸体旁号丧，师父也一旁做伴号
哭。他们一哭，猴哥就乐颠颠地救人
去了。西行途中，兄弟几个降妖伏魔
都是这般快乐“玩”成。

对唐师父来说，最大的敌人不是
妖魔，是寂寞。他一个吃斋念佛的儒
雅之人，如何与几个斗气使狠的粗俗
之辈为伍快乐前行？他不把自己当
师父，忘我不孤。

当一个人说太伤自尊时，或许是
自尊心太脆弱；当一个人的尊严太易
冒犯时，或许是他度量不够大。不把
自己太当个东西，就少了上纲上线的
不快。不像个样子，赢的倒是像样子
的快乐。 摘自《可乐》

30多年来，几乎每个夏天，死神
都会如约来到云南省崎岖高地上的
这个小村落。当一个叫李林梅的农
妇提着一篮蘑菇，走过王家村村头的
小路，看见一间小平房门前挂起了崭
新的白布帘，她就能知道村里又有人
被“拖”走了。

王家村是云南大理东面的一个
小村庄，距离大理市区大概需要一个
小时车程。每年，当季风和季雨抵达
这里的 6月底，村里就会有不同年龄
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神秘死去。

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
村里唯一的医生李光辉脸色发

白地从灵堂走出来。他皱了皱眉头
并且自言自语道：“下一个死的会是
谁？”这当口，李林梅丝毫都不会想
到，令人胆战心惊的死神，极有可能
就藏匿在她手中的篮子里。

神秘的凶手
发生在王家村以及周围地区的

类似死亡案例，一律被称为“云南不
明原因猝死”案。从 1978年以来，当
地已有超过 400 多例死亡病例和几
十例非致命性心脏病病例，被归入这
种“不明原因猝死综合征”。

就像魔咒一样，这些“不明原因”
的猝死总是集中地暴发，村民们毫无
征兆地陆续死去。因此，当村庄里出
现第一个死者，往往会引发其他村民
的恐慌。

然而，没有人知道“凶手”的真面
目。50多岁的李林梅记得，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每年的雨季，都会有
不少专家从昆明甚至北京赶来，钻进
这个海拔 2000 米左右的村庄。这些
戴着眼镜的城里人总会皱着眉头，在
本子上涂涂画画，然后又陆续地离
开。

2005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流行病学首席流行病专家曾光
带领他的团队来到云南大理。他们
和云南省本地的专家，开始了为期 5
年的追踪工作。第一步，他们对这些
发生猝死症状的村庄，包括王家村在
内，进行了生活评估。

在此之前，云南省地方病防治所
副所长黄文丽带领另一支团队撒开
了一张大网。从 2002 年开始，黄文
丽为这种综合征编制了一份长长的
危险因素清单，上面包括肠道病毒感

染、饮用山溪水、酗酒以及食用植物
油和蘑菇。

“但任何一个证据都没法说服大
家。”刘吉开说。他是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的首席药物学家，参与
了这次长达5年的调查取证。

为了逮住元凶，人们想尽办法。
起初，云南本地的专家倾向于将死因
归于克山病。在这块云南北部崎岖
的高地上，土壤缺乏硒元素，是克山
病的一个诱因。

这个论断很快被推翻了，云南的
研究人员仅在 4 个村庄发现了柯萨
奇病毒，这是克山病导致死亡的致命
因素。此外，克山病患者的心脏肌肉
在受到柯萨奇病毒的侵袭后，会导致
器官病变。而近半数的猝死者心脏

“看起来是正常的”，只有一些死者的
心脏显示出轻微感染的迹象。

不仅如此，克山病这种慢性疾病
发展缓慢，从未有过群体性地暴发。
更关键的是，集体得病的患者中，约
有 2／3 的病例发生于无亲缘关系的
村民之间，因此克山病的遗传因素在
其中更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

死亡依然在继续。刘吉开听到
的故事“都十分惊悚”：在临死前的几
个小时里，约有 2／3 的患者表现出
各种异样的症状，比如心悸、头晕、恶
心、癫痫、疲乏等，有一些怪异的症状
甚至无法归类。

由于之前无数次无疾而终的调
查，村民们对这些专家的到来已习以
为常。古老的流言，依然在村民之间
流传。年长的村民会告诉小孩子们：
每年 6 月到 8 月的雨季，千万不要在
很晚的时候出门，否则就会被“鬼”拖
走。

然而，死亡并非仅仅发生于夜晚。
有的村民在白天与人谈话时，猝然倒
地，心脏停止跳动。

追捕凶手
就在专家们束手无策之时，神秘

莫测的“魔鬼”终于留下了蛛丝马迹。
2005 年夏天，云南本地的研究

人员给曾光和他的团队送来了一组
心脏组织病理幻灯片。图片来自 3
个家庭，这 3 个家庭在同一时间，都
各有两个人死亡。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种致命的
心律不齐，有迹象表明，某种类似药

物或毒素的物质打乱了心脏的平
衡。为了证实这一种想法，专家们向
医院索要了这些死者死前的心电图，
心电图证实了这种怀疑。

此外，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调
查中，专家们又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发
现。他们在几户死者的家中发现了
一种白色的小蘑菇。而另外几名猝
死者的家人也承认，死者生前食用过
这种奇怪的小蘑菇。

2008 年的夏天，刘吉开开始对
这种小白蘑菇进行毒性测试。

一开始，这个资深的药物学家并
不相信，小白蘑菇会有毒。他和他的
团队沿着一条不足半米的小路，进入
云南北部的森林里。大树长得高大，
阳光几乎无法通过茂盛的树叶透射
进来。这些小白蘑菇，成簇地生长在
死去的树桩上，就像盛开的一朵朵小
白花。

“就像很柔弱很可爱的小姑娘。”
刘吉开打了一个比方。当这小白蘑
菇从树桩上摘下来时，颜色就会变成
淡淡的浅灰色。

捕捉“魔鬼”的科学实验就此开
始。

刘吉开和他的团队成员们戴上
手套，将这种看起来寻常的小白蘑菇
浸到酒精里。这种特殊的酒精在实
验中往往用于化学萃取。他把这一
过程戏称为“泡酒”，云南一些小村落
的村民也常常用这种手段制作植物
药酒。

经过一到三天的“泡酒”，刘吉开
从萃取的溶剂中提炼出来一种复杂
的提取物。这种提取物被装在化学
容器里，运往位于北京的中国医学科
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一些健壮的小白鼠被挑选出来，
装在实验笼子里。提取物被分成不
同的剂量，作为食物，喂食给这些小
白鼠。

“我觉得小白鼠不可能被毒死。”
刘吉开描述自己当时将信将疑的心
情。

出乎意料的是，在 24 小时之
内，小白鼠们陆续死去，无论吞食
的剂量多少。它们死亡之前，均
出现一种奇怪的症状。它们像得
了 癫 痫 一 样 ，不 断 颤 动 ，出 现 水
肿、小肠出血。

事实证明，小白蘑菇有毒。
接下来，刘吉开将所有的提取

物，加以提纯分离。他和他的团队，
利用一种色谱技术，将提取物中的干
扰物质去除，提炼出一种有毒的化合
物。

（下转右上）

一个村庄的诡异“死神”
佚 名

（上接左下）
光谱技术也投入了使用。刘吉

开用电子质谱仪将这种化合物的分
子打碎，利用光谱技术中的核磁共
振成像，剥离出 3 种“奇怪的”氨
基酸。这种氨基酸和专家们平时接
触的26种氨基酸完全不同。

通常来说，大多数蛋白质由氨
基酸构成，它们的化学结构具有固
定的模式，并且在人体的新陈代谢
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从小白蘑
菇中提取出来的氨基酸，却和任何
一种蛋白质都毫无关系。其中一种
氨基酸的化学结构甚至是“全新
的”。

“3 种都是有毒的。”刘吉开
说。他几乎已经可以断定谁是每年
光顾云南村庄的“鬼”。

赶跑凶手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

法。比如李光辉。
他坚持认为，山溪受到有毒物

质或者病原体的污染，是导致这种
猝死综合征的主因，“绝大多数的
病例都喝过脏水”。

这个地区的村民喜欢饮用山里
的天然水，尽管在专家们看来，这
种水有股奇怪的味道。

刘吉开也证实，并不是所有的

猝死者都食用了这种小白蘑菇。调
查组的研究人员注意到，重金属元
素钡似乎在死亡过程中起到了一定
作用。它可以引发心率失常。

2006年，调查组对发生群体性
猝死的两个村庄，对死者及家属提
取了血液样本。很多人的钡含量都
超标了，其中一名死者达到了很高
的含量水平。而在另外一个群体性
猝死事件中，死者的血液、尿液、
头发和本地的水中，都检测到高含
量的钡元素。

另外，一些患病或者健康的村
民的心电图数据，也把矛头指向了
钡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小白蘑菇
的钡指数也超过了正常水平。

曾光拒绝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
采访。他在迟疑了很久之后表示，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认”，结果将在
不久之后公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专家表示，这项调查“承受了
一定的政治压力”。

至今，常将蘑菇装进竹篮的李
林梅和一些村民也不愿意相信，是
小白蘑菇导致了猝死。在这些云南
高地的小村落里，野生蘑菇是他们
的重要收入来源。蘑菇的采摘季一
般在每年的7～8月，“几乎整个村
子的人都去采蘑菇了”。

李林梅和村民们常常在蘑菇地
里搭起简易的帐篷，连续过上几
夜。会有一些中间商，提着麻袋和
杆秤，将村民们采摘的蘑菇以低价
收走。而这些饱满多汁的蘑菇，将
由中间商卖给饭店或者出口国外。
日本餐桌上的松茸，欧洲酒店里的
牛肝菌、乾菇等，大都产自云南。

唯独小白蘑菇，因为没有商业
价值，成了贫穷村民唯一舍得吃的
蘑菇。没有村民能够确切地说出这
种蘑菇的名字，尽管，它们已经在
村庄里生活存在了很多年。

不管如何，一场运动开展起
来。从 2009年 6月开始，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和云南当地
的研究人员，深入到这些闭塞的小
村落里。他们将一些健康小册子发
给村民，上面印着这种小白蘑菇的
照片，并且打上了大红的叉叉。谷
场的高音喇叭开始不间断地播放，
劝说村民不要再食用这种小白蘑
菇。

看起来，魔鬼暂时被赶跑了。
刘吉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进行
了这种宣传之后，2010年的雨季开
始，这些村落的群体性猝死案件

“几乎没有再发生”。
摘自《新发现》

借宿总统家
张达明

不像个样子会怎样

一包烟的受贿罪

看上去像 60 岁，听说话像 50
岁，身体硬朗，童心不泯，这是外人
眼中的我。有人问：“方老，您都九
十高龄了，还成天一副乐呵呵的样
子，难道就没有烦心事吗？”我笑：

“烦心事来了，你何不幽它一默？”
早年，我的理想是当悬壶济世

的医生，却因一门功课亮起红灯，被
认为智商不够，只好放弃。至于后
来把自己的一生嫁给漫画，还颇有
些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一二九运动
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搞华北自治，
热血学生纷纷联合起来反抗。大家
知道我平时喜欢画画，不由分说地
让我画漫画。那时根本不知道漫画
为何物，就想当然地画了一些。看
到笔下那些被丑化了的小鬼子，我
突然觉得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舒
坦的。后来，慢慢地就以身相许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所中学作
报告时，我与后来的妻子陈今言一
见钟情。多次不见不散后，我便想
入非非了。我说：你嫁给我吧!她羞
涩一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我俏皮
地说：你住的地方叫孙家坑，我叫孙
顺潮，我能不掉进你那坑里吗?婚
后，我们的日子其乐融融。陈今言

爱说爱笑，每次回家总是一边走一
边唱，一听到她的歌声，我就立即去
开门。而且，她炒得一手好菜，只要
有朋友来访，她一律热诚招待，并且
还在饭桌上不时用眼光管制我饮酒
——量有八两却只能喝四两。

然而，命运和我开了一个黑色
的玩笑。“文革”期间，我和陈今言分
别进了各自单位的牛棚。结束牛棚
生活时，她像变了一个人，神情憔
悴，沉默寡言，健康每况愈下。1977
年夏，她丢下我撒手西去的那一天，
平生乐观的我禁不住失声恸哭。

生活还得继续，我擦干眼泪，开
始和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进行幽默
理论的研究。然而，直到侯宝林先
生去世也没弄清什么是幽默。幽默
不止存在于我的漫画、杂文和理论
研究中，而且大量地存在于我的日
常生活中。我嗜酒，爱喝黄酒，偶尔
也喝干红。饭桌上，我频频举杯：葡
萄美酒要干杯!有时说您随意，我干
了，然后一饮而尽，有时说您随意，
停一下，我也不干。喝醉了，则回到
房间嘴里念念有词：醉卧沙发君莫
笑!一次，去某酒厂参观，厂长见到我
疾步上前：久闻大名!我热情地与对

方握手：大闻酒名。没想到，这脱口
而出的一句话后来竟然成了这家酒
厂的广告词。

2003 年有段时间，跟了我 30 多
年的红旗牌自行车被人偷了，我成
天怏怏若失。不知情的邻居关心地
问我怎么了，我叹了一口气说：朋友
看我的车太老太破了，非要用他的
新车跟我换，没想到，我那心爱的红
旗在他家楼下被盗车贼给偷走了，
到现在我还心疼得慌呢!邻居叹道：
您老真棒，奔 90 岁了还能开车。我
说：那有什么呀，你坐上它就跑，不
用挂挡、不用加油，双腿一蹬，两轮
子一转，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时，
邻居才恍然大悟，哑然失笑，原来是
自行车呀!

不少人见我90多岁身体还如此
硬朗，纷纷向我讨教养生之道。其
实，比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养心。
性情好、精神好，人的身体就好。人生
不如意十之八九，不如意难免生气，伤肝
又伤神，何不换个角度幽它一默呢？

一次乘坐公共汽车，车上人很
多，我站在一个座位旁边，座位上的
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有让座的意
思。事后说起此事，几个老朋友愤
愤然，我却洋洋得意地说：你看，这
足以证明我在小伙子眼中很年轻，
还算不上个糟老头子!老朋友戏谑
道：你这样宽容豁达，要是活不到
100 岁，肯定是老天爷犯糊涂了!我
笑。但愿吧! 摘自《家庭》

幽默地生活

幸福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看法。《辞海》给“幸福”下的定义
是：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人类的幸福最初来自感官的感
受，后来有一部分上升为思维。归
纳或演绎让回忆和憧憬也有可能变
得幸福。幸福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
与衡量标准，不同的人对幸福的理
解不同，感知不同，所体会到的幸福
感也不一样。

幸福的对比是苦难。没有经历
过饥饿，就不会认为饱餐一顿是幸
福；当在太阳下曝晒时，有一丝阴凉
或有一顶草帽就是最幸福的。幸福其
实就是一种心境：不羡慕他人拥有的，只
珍惜自己拥有的，正所谓知足常乐。

平淡是福。幸福是自己内心的
感受，不需要别人认同。病床前的
一束鲜花，口渴时递来的一瓶矿泉
水，疲惫时朋友的一声问候，都能让
你欣喜。我认为，这就是幸福。真正的
幸福是来自内心的温暖，不是以财富、权
力、荣誉和征服来衡量的。

平凡是福。生活中到处都是幸
福的颗粒，我们需要的是一双寻找
幸福的眼睛和快乐的心灵。有时，
幸福也许就是一杯淡茶，一碗热汤，
或者是一轮美丽的落日。也就是这
些小小的幸福，让我们的生活充满
乐趣，活得有滋有味，让我们对生命
更珍惜，更眷恋。当然历史的经验
也告诉我们，普通人容易感到幸福，

而富人却不太容易做到，原因是富人在
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幸福的标准。

平安是福。人生，总有大起大
落，你也许家财万贯，也可能一贫如
洗，但平安的我们，才是人生中最幸
福的。作为平常人，不奢望大红大
紫，不祈求大富大贵，只求心安、体安、
理安。只有平安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
敞亮，多彩的梦才会化作绚烂的现实。

其实寻找幸福的方法很简单：你
只要找个地方静静坐下，闭上眼睛，
慢慢做轻松的深呼吸，任凭大脑开
始想象“幸福”的地方。那里或者山
清水秀，鸟语花香；或者月光如水，
星辰灿烂。你仿佛置身在美丽的风
景中，享受到一种无欲无望的安宁，
这就是幸福。生活中不缺少幸福，
而是缺少能感受和解读幸福的心。
幸福就在身边，幸福就在你的脚下，
不必舍近求远，而是俯拾即得。你
找到了吗？ 摘自《大江周刊》

解读幸福
陈绍平


